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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痕处处南 山 小 调南 山 小 调
□□张钊张钊

秦岭，古时也称“南山”。能想到的大
多数是耳熟能详的“中华龙脉”“父亲山”，
其中知名的山峰就有30多座，最有名的是
渭南华山、宝鸡太白山，次之终南山、南五
台、翠华山等等。谈及鳌太、光鹿跑冰、牛
背梁、东梁、大寺等一众“驴线”则更小众，
知之者寥寥。

从小一直喜欢眺望远山，西北方的嵯
峨山和东南的骊山是最清晰的印记。南
山只有在夏天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看见，
山顶的曲线紧接淡蓝色的天空，东边搂着
骊山，西边一直绵延到看不见。那样的山
过于宏大，太过漫长，就像一堵墙横在南
面，所以，它就应该叫“南山”。而对南山
的印象，因为调皮，所以记忆尤为深刻。
因为每当爸妈念叨着“南山的核桃砸着
吃”的时候，往往就伴随着一通皮肉之
苦。挨打的时候也在想，岂止南山的核桃
要砸着吃，好像所有的核桃都是砸着吃。
于是，在“笤帚疙瘩”抽打屁股的啪啪声
中，心里更委屈了，哭声也更大了。带着
这个疑问，又一次次眺望远处的南山，它
比骊山离得远，可看起来比骊山还高，在
蓝天映照下，它也身披一身淡淡的蓝色，
像极了前几天妈妈新改的那件蓝色的“学
生服”，它真的很高，很长呢！

时光就这样慢慢溜走，也一度忘了曾
经喜欢眺望的南山，它也不计较，它就站
在那里，不近不远，不声不响。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源于《论语》。
人们喜欢为攀爬增添更多的文化意义，于
是，三山五岳，佛道名山比比皆是。而还
有一群人，则纯粹地为沿途的风景或者登

顶的乐趣，秦岭就成为这群野爬者的乐
园。七十二峪遍布了他们的脚印，据说各
种线路更是数以百计。

行走在南山的小径中，移步换景，脚
下的路跟着山势水势，忽远忽近，忽左忽
右。如手执神笔的画家在山岭中游走，
笔走龙蛇，时而缓，时而急，时而路迹清
晰，一会儿又似乎没有路，但是不管走多
久、走多远，前面却总有路，于是越走越
佩服前人荆棘开路的勇气。山中行走，
也是有各种野兽出没，大到羚牛、大熊
猫、黑熊，小到黄鼠狼、松鼠、蛇虫之类，
各种鸟类飞禽更是多得数不清。但遇到
的还是幸运之人，因为人常说车走车路，
马走马路，山上亦然，也是人走人路，兽
走兽道。而当我了解后，也是非常惊叹，
往来行走于这大山之中到底有多少人，
能令野兽避而远之。

爬山之路随着脚步向前延伸，遇到最
头疼的往往是各种“练驴坡”“绝望坡”。
有砂石路段遇水湿滑的，有巨石挡道手脚
攀爬的，有路虽好但特别陡峭的，无论各
种，都是坡度非常大，坡又特别长的那种，
大多数初级登山者都止步于此。只有慢
慢攀爬，手脚并用，间或放下背包缓几口
气，喝口水，然后继续这以苦为乐的苦
行。遇到同行的轻装人，往往会有礼貌让
行。有时候我甚至更羡慕他们，能充分地
去享受那绝美的风景，或者为了那心之所
向乐意背负更多苦痛。

伟大的登山者乔治·马洛里在回答为
什么攀登珠峰时，给出了一个闻名于世的
回答：因为山就在那里。用以表达自己勇

于挑战、拓展无人之境的内心写照。
而今，这句比他本人还出名的话被用

以警示登山者：因为山就在那里，所以今
天登不上去，明天还可以继续。提前做好
登山前的准备工作，在专业的团队带领
下，量力而行，逐步积累，不盲目冒险，平
安归来才是一切。须知，登山的意义不仅
仅是克服畏惧、体验超越自我的满足，更
多的是需要我们带着敬畏之心，才能完成

“心灵高峰”的攀登。
秦岭一年四季分明，而一次登山的过

程也如同经历这四季一般多彩。从宽阔
的林场路开始，路面都是平坦和缓的，四
周的植被非常茂盛，高大的乔木参天蔽
日，下面的灌木、藤蔓、杂草也枝繁叶茂，
植物的茂盛源于丰沛的水源。这时候往
往是溯流而上，伴着溪流，听着潺潺水声，
偶尔几声鸟叫，让人心旷神怡，即便路越
来越窄、越来越陡峭，也丝毫没有感到困
顿，有的只是初入山林的兴奋和脚下使不
完的劲儿。

山的精灵一路做伴，继续上路，看到
山势又慢慢变得平缓，偶遇平台也能稍作
休息。但垭口的风又嘶吼了起来，刚才爬
坡退下的衣物帽子又重新穿戴好。这时
才看到树木植被又一次进行了轮换，原来
高大的乔木已经变成低矮的松树，脚下的
灌木全部被草甸替代。十月不到，脚下已
经有了雪，各种迹象表明，山顶不远了！

随着冲顶临近，人们仿佛又一次注满
了能量，刚在乔木聚集的队伍再一次拉
开。约莫半小时，巨大的石砾如城墙一般
矗立眼前，方形菱形三角形的石头，小的

几吨，大的几十吨，如龇牙咧嘴的巨兽，让
人想起光头山的网红石，鳌山石椅、鳌头，
这是第四纪冰川留给秦岭的遗迹，是大自
然的雕刻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伟力。

向左转，瞬间亮眼，仿佛走进了冰雪
童话世界。一扫刚才的疲惫，卸下背包，
扔掉手杖，弯腰钻进树下，尽情摆拍，躺
着、趴着、坐着，与雪进行各种各样的亲
密接触。

我顾不得嬉闹，冲上前去，站上山顶
的巨石之上，大吼一声：我们登顶了！吹
脸似刀的风，时刻提醒着不能沉浸于登顶
的兴奋，不由得打一哆嗦。环顾四周，雾
蒙蒙白茫茫，不是雾就是雪，能见度只有
十多米，北面的石海湮没在雪和雾当中，
却无法掩盖住那石海的浩瀚；南面则全
是低压压被雪覆盖的松树，尽管没了绿
色，也仍旧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
匆匆拍照留念，正准备撤，一声惊呼止住
了脚步，循声望去，一直调皮的精灵如衣
服被人掀开了一角，刚才十几米的能见
度瞬间拉远到天际，在头顶灰色的天空
映衬下，面前的云海如雪如棉，填满了前
面的沟沟壑壑，一直平铺至天边，显得分
外的白，一抹淡淡的灰色山梁勾勒其
中。这一刻，云不动，山不动，仿佛心跳
也已停止，一切的一切都定格在此，震慑
于这纯净之美；又仿佛置身于水墨画中，
人在画中，画在心中，只是作画之人仍不
满意，不停地挥洒晕染……

倏而，那精灵又遮住了拉起的裙角，
让人回味刚才的美……

紧了紧衣扣，是的，该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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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正月，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过，一支蜡梅
仍娇然绽放，阵阵幽香，引得雏蝇飘然而至，在
梅蕾中吸吮，后又沿花瓣内上至花梢，像是与花
呢喃中……

镜头定格之处，这一幅浑然天成之作，让我
感受到了自然之美、纯真之美，灵性之美。有人
说：“这么圣洁的地方，让苍蝇占据了，要是蜜蜂
就好了！”我亦曾这样想过。

从人的传统视觉角度来看，苍蝇亲近蜡梅
的画面，总是不如蜜蜂与蜡梅同框更令人舒
适。而于自然界，无论是蜡梅或是苍蝇，却不以
为然，其实，这才是大自然的“原生”杰作！况且
数九寒天里，依蜜蜂的习性，是不会出来的。我
们又何必厚此薄彼，非要指定“谁”能出现在人
以为的画面中呢！

人，可以不喜欢苍蝇，而从苍蝇视角看，也
不一定就喜欢人。人对异类的喜欢与否，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自然界是具有万物之属性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认知和喜恶而有
丝毫改变！

我们总是习惯了从人类的喜恶层面，去观
察一切，这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大自然中的
万物，之于人可能有多余之说；而之于自然界，
却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世间万物，共生共存于
自然界、相依相伴于自然界，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是独一且不可替代的，是值得被尊重和对待
的，它们与我们共同构成了自然界相适应的生
态链，“生命至上”，不应仅限于人类的表达。

万物共生皆平等，是自然法则，也应是人文法则。人，当虔
诚的遵循，顺之，则共享；逆之，则不堪。

学会与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的相处，我们不能仅从人的角度
去考量，否则，对万物是不公平的；自然界的生态链，也会因此
中断或失去平衡，最终也会殃及人类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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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龙蛇 陈忠实的恐慌
□石岗

6年前的4月底，我开车千里，到塞外
去。在都市待得久了，憋气，就需要到大
沙漠和大草原边缘，去看那一望无际的蓝
天，好让心胸也像蓝天那样广阔纯净。但
是，这一次，很失败，是因为陈忠实走了。

我在路上开着车，和我同行的小青年
郭飞告诉我，陈忠实没了，手机里都在
传。我开始想，这几年文化圈死的名家多
了，而且陈忠实已经病了很长时间，73岁，
圣人死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没了，也算脱
离病痛了，从此永生。庄子说：“古之真
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他是说古代真
正懂得生命意义的人，没有觉得活着有多
么可喜，也不觉得死了有多么可怕。陈忠
实是大智慧者，他肯定不惧死亡，所以，他
走的时候也可能没有恐慌。

但是，陈忠实的死却在我心头引起恐
慌，我住在大沙漠边沿，每天望着没有一
丝云彩的天空，心里却乌云笼罩，一片寒
冷，再也没有激情去野外周游了。

本来我想，陈忠实活着的时候，和我
没有交往，他没了，我应该是最能放得下
的，但是，他的死却让我寝食难安，再加上
每天晚上看朋友圈里铺天盖地、没完没了
的悲伤，我的心就更加寒冷。

我想我们可能在经历一件大事，微信
圈里的是悲伤吗？各式各样没完没了的纪

念，是悲伤吗？陈忠实走了，仿佛天崩地
裂。我突然明白，这不是悲伤，这是恐慌。

人的恐慌，一般来自对未来的无知和
恐惧。荀子在《天伦》里说：“星坠木鸣，国
人皆恐。”星辰陨落，草木鸣叫，人们都害
怕极了。陈忠实走了，人们害怕什么？我
一天抽了四盒烟，在沙漠的边沿无声地行
走，几次，小年轻郭飞对我讲话，都遭到我
的斥责，我恐慌。

陈忠实走了，从此侠义精神不存。
金庸的侠义，来自虚幻，没有落地的土
壤。陈忠实的侠义，就是土生土长的中
国精神。

清军二十万人来犯，朱先生一双布鞋
一把伞，孤身一人劝退清军，一介书生救
民于水火，不惧死亡，天下第一大侠。白
嘉轩身为族长，整治家族之风，中侠也。
鹿三见自己的儿媳田小娥勾引东家的儿
子白孝文，让他身败名裂，于是，一把刀子
戳进儿媳的后背，独行侠也。

陈忠实走了，倡导侠义精神的人不在
了，人们怎么会不恐慌呢？

陈忠实走了，天下还有仁爱吗？
白鹿原上还有没有每年把收获的第

一茬麦子磨成白面，送给乡亲的白修身老
汉？还有没有把长工当作兄弟，给他娶妻
生子，让他的儿子也读书识字的白嘉轩？

还有没有饥荒年馑，把换回来的粮食全部
送给长工的白嘉轩？还有没有别人卖地，
看人家可怜，多加几斗麦子的白嘉轩？还
有没有把土匪感化成好人的朱先生？

而创造和倡导这些仁爱古风的人没
了，仁爱之风无人倡导，人们能不恐慌
吗？孔子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
乎，哲人其萎乎！”能不恐慌吗？

陈忠实走了，天下还有没有阳刚的
男人？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
娶过七房女人。”娶七房女人，是在苦难
的土地上，为了家族的繁衍与茁壮。陈
忠实笔下，男人睿智智慧，豪侠仗义，勤
奋持家，阳刚雄起。有这样阳刚的男人，
女人才温良贤淑。但是，民国让这一切
混乱，有人当了土匪，有人抽了大烟，有
人出走叛逆，而陈忠实给这些不肖之子
一概判了死刑。这就是大丈夫的爱憎，
分明得就像水火那样难以共处。这样阳
刚之气十足，敢于担当责任的男人没了，
人们能不恐慌吗？

陈忠实走了，还有没有人敢对邪恶痛
斥一声？

鹿子霖是陈忠实笔下十足的小人，他
一生嫉妒、邪恶、耍奸计。陈忠实对这种
小人充满仇恨，他笔下的鹿子霖的祖先鹿

马勺，是靠被人“走后门”，才学得厨艺。
鹿子霖继承了祖先的品德，邪恶无耻，他
机关算尽，最后死得可怜。陈忠实对恶人
和小人绝不姑息，用笔鞭辟，鞭鞭见血，痛
快淋漓。听人说陈忠实敢对指手画脚的
高官怒吼：“你懂个锤子！”

这样疾恶如仇的人物走了，人们能不
恐慌吗？

陈忠实讲述了民族的秘史，讲述了民
族的精神，斥责了邪恶和虚伪，但是，老天
爷让他得了舌癌。就像让世界上最伟大
的行者玄奘法师最后断了他那双最伟大
的腿一样。

老天爷呀，你要干什么？从此，天下
人还敢坚持正义吗？天下没了正义，人们
能不恐慌吗？

陈忠实走了，一片哀伤，有人说“原上
曾经有白鹿，人间从此无忠实”。这句话
太让人伤心。孔子曾说：“太山坏乎！梁
柱摧乎！哲人萎乎！”栋梁要断了，哲人要
像花儿一样凋谢了！能不恐慌吗？

我站在大沙漠边缘，望着太阳一步步
往西边落下去，我恐慌极了，双手紧紧抱
住臂膀，失神地望着远方。想到此刻，我
的家乡西安，一代圣人、大侠陈忠实，你的
尸体躺在太平间寒冷的冰柜里，你的灵魂
就要脱离肉体，走了，你恐慌吗？

南山行
春暮雨依稀，落花覆路泥。

镜湖好垂钓，野径归来迟。

荏苒忽觉时已暮。忍看落花，怎把春

留住？犹面东风飘柳絮，燕子飞舞莺嬉语。

回路雷鼓起骤雨。点点红碎，不忍怯

抬步。想必来年还锦簇，桃艳溪岸与君聚。

蝶恋花·惜春

□春草

暮 春（外一首）

刑馀素志讵能堙？蓄火文心老愈真。

史幸颖毫逢巨手，天教雄主伴畸人。

鸿裁风雨三千载，蚕室情怀四壁春。

斧椓当时满朝野，难阉赤子到精神。

□刘炜评

太史公颂

□诗萌

黎明，你顶着满天繁星

翻山越岭

爬上高高的电杆

将一根根银弦绷在山峰间

让流云弹拨

中午，你冒着狂风暴雨

跋涉在急流险滩

重新扶起歪倒的电杆

挺起光明的脊梁

夜晚，你披着一身霜花

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光明

和城市的温馨璀璨

光明的使者

□月亮红

鸟鸣如潮。清晨

一波一波从窗户灌入

隔一层白玻璃，却望不见

一只鸟的踪影

离开乡村多年，许多旧物事

已经在梦中渐行渐远

想不到，在长安街头

竟会邂逅夏雨般的鸟鸣

一次次，洗涤和唤醒

我疲惫的神经

尽管，无法听懂和确定

究竟是它们在欢悦歌唱

还是叹息或哭泣

这南腔北调的喧嚣

叫的故乡和童年

格外清晰、遥远

长安鸟鸣


